餓鬼
「……然後那個東西就『乒匡』一聲，縮著身子從垃圾子車上跳出圍牆，一路跑進樹林裡面了。」指著後門的方向，阿喵仔對王煦這麼說：「梅黨的小學妹──就是那個目擊者──還嚇傻了，一直嚷嚷著看到鬼……誰信她？白天亮光光的，要撞大概只能撞到笨鬼而已。」
王煦搖搖頭說：「梅馨慧那票人總是這樣。」
阿喵仔笑：「還說什麼梅黨！要是給她們當總統搞內閣，臺灣就完蛋了。」
王煦聽了也是噗哧一聲。梅黨以梅馨慧為首，由她的國中同窗(更精確的說是嘍囉)集結而成；這些人進了高中之後出名歸出名，像王煦和阿喵仔這樣敬而遠之的卻也不少。
開學那天，阿喵仔剛好坐在王煦旁邊。本來阿喵仔長得普通，一副阿貓阿狗的路人相，所以王煦也沒注意她。可王煦長得卻不普通，相貌十分出眾，所以一下子就被阿喵仔注意了。那時候王煦還記得梅馨慧來她們班，正在和好姊妹們相認，教室裡吱吱喳喳吵得跟什麼一樣，王煦不打算去臭味相投，索性坐著發呆。
「嗨，妳哪個國中來的？」有個挺普通的聲音這樣問。
「跟那票正在摟摟抱抱的同一個學校。」王煦的聲音很小，快被各種尖叫與嬉鬧蓋過去。
「隨便啦。欸，我覺得這裡超吵，妳想不想先去看合作社在哪裡？」
那天兩人一起去了合作社，一起吃午餐，之後每天中午也都一起吃飯。
「等等吃完飯我們去散步，妳告訴我那是怎麼回事。」
「好啊。」
她們在操場上徐徐步行，王煦悠悠地聽阿喵仔講最近班上盛傳、發生在學校裡的怪談。
「聽那學妹講，那個鬼黑黑瘦瘦、長得像人，有腳，而且像狗還是什麼動物一樣，用四肢在地上爬。」
「聽起來像猴子。」王煦直覺反應。「學校後面不是有座山？」
「唉呦王姊姊，大家都這麼想！可是學妹堅持它沒有尾巴。誰知道？只有她看到，也許剛好白內障發作也說不定。」
王煦聳聳肩，「妳特地找我出來講鬼故事的嗎？」
阿喵仔露出一個得意笑臉，放低聲音：「當然不是。重點在事情傳到梅馨慧耳裡之後，妳絕對猜得到她的反應是什麼。」
王煦連想都不用，直接脫口而出：「羅凜晶。」
「沒錯！就是要講這個。」阿喵仔大喜。「起先梅馨慧還笑得出來，聽到最後臉色那是白得跟紙一樣。以前放學她不是都會留下來跟人家打屁聊天嗎？現在都不敢了，放學一打鐘背包提起就溜。」
王煦淡淡地說：「她自找的。」
阿喵仔閉上嘴不說話。從學期初開始，跟王煦散步一個月後，王煦講了羅凜晶的故事給她聽。羅凜晶跟王煦、梅馨慧是國中同學，可是梅黨的人卻常找羅凜晶碴，有一次還把她丟進垃圾子車裡關起來，直到垃圾車來收垃圾才被發現，差點把人活活悶死。學校裡每個人都知道誰有膽量做這種事，可是沒幾個人有膽量給羅凜晶說話。在班上王煦算是比較同情她的，幫過她幾次，還收到個小小的感謝禮。一個小小的吊飾，珠子串的白塔，做起來很費工。王煦現在還掛在背包上。
接下來的事情阿喵仔也耳聞過。那時候她們國中傳得風風雨雨。
「聽說隔壁學校有人失蹤了。」「聽說是被欺負到受不了是嗎？」
「新聞也有報，聽說找不到她。會不會是死掉了？」
「就算沒死掉，外面不是有那種人口販子，還是賣器官的。下場一定很慘啦。」
「這樣的人靈魂聽說會變成厲鬼，去找兇手報復。」
「聽說欺負那女生的是一群學生，為首的叫做梅馨慧。」
「我知道她！被記者追兩個禮拜的那個，臉書不是還被網友灌爆了嗎？」
「他們都留什麼言啊……」「罵她不要臉吧……不知道……」
「反正那女生自己造孽，死定了啦。」
阿喵仔打個呵欠。死人跑來找仇家索命，真是老套的故事。
她也曾問王煦：「為什麼羅凜晶會被找上？」
「因為她被找上了。」
阿喵仔心想：真是老套到不行。
禮拜五阿喵仔收拾書包要回家的時候，王煦約她去書局挑紙膠帶。阿喵仔應聲好，一邊回憶上次王煦用紙膠帶是什麼時候的事情。
書局一樓賣小說和漫畫，二樓才賣文具。王煦上樓梯，阿喵仔沒跟著上，縮到後面的書架裡假裝挑書，耳朵拼命張大，只差沒像真貓一樣豎起來。
「那個是餓鬼啦，來翻學校垃圾桶的。餓鬼都吃垃圾。」
「幹嘛在書店裡講這個？」
「給小梅鎮鎮心啊！只有在荒郊野外餓死，還是住在垃圾堆裡吃垃圾的遊民，死掉才會變成那種鬼。不是什麼恐怖的東西啦……」
「不要講了。」阿喵仔心漏一拍，認出梅馨慧的聲音。
「小梅，妳怎麼了？欸！妳去哪？」
阿喵仔從書架後面出來，上樓找王煦。王煦剛結完帳要下樓。
「賊兮兮的，貓耳朵又聽到什麼八卦了？」王煦一看阿喵仔的臉就說。
「說羅凜晶要來吃垃圾喝梅子綠茶。」阿喵仔也不吊胃口，老實拖出。
「要是我，我會選吃垃圾。而且那哪是梅子綠，喝起來只有渣。」王煦拿起手上的袋子，裡面有藍白雪花的紙膠帶。「我寒假要去見個朋友。一起來嗎？」
「是大美女就不去。」
「妳會想認識的。那咖啡廳我訂位囉。」
兩個在火車站前道別之後，阿喵仔上了火車，望著窗外。火車往前開，風景一直往後退，退到她想像王煦說，一年前那個渾身傷痕的國中女孩帶著行李(或者沒有)逃到某個沒人找到的地方，逃出那些惡人的手掌心；但是她要怎麼活下去？她會一天一天衰弱，愈來愈瘦，胃愈來愈痛，痛到最後沒有感覺；想保留僅剩的一點尊嚴，結果自己卻餓死了。皮包骨、乾癟癟的橫死在那裏，一點生氣、一點讓人發現、埋葬的痕跡都不留下。
或者她變成遊民，潛伏在垃圾掩埋場附近，等到夜深人靜，等到工人都走了，才跑出來。她餓了一整天，因飢餓與興奮而不斷顫抖、喘息，在垃圾堆裡用黑黑瘦瘦，只剩骨頭的手翻──
阿喵仔看著手上的手搖杯，和裡面剩下的兩顆梅子，才突然覺得嘴巴和鼻子裡酸酸澀澀。
王煦說的有道理；梅子綠喝起來只有滿嘴渣。
周末阿喵仔讀書時，她的手機響了起來。是王煦打來的。
「我今天去學校圖書館自習，只是繞去教室拿個東西就發現變成這樣……妳開一下LINE，照片放到群組上了。」
阿喵仔照作。一看，眼睛又瞪成圓圓的大貓眼。教室的氣窗被打開，烏黑的腳印一路從走廊爬進教室；所有東西都好端端地沒動，就是教室後面的垃圾桶，還有放回收的箱子被翻得亂七八糟，各種垃圾撒在地上。腳印爬過它們，從另一扇氣窗再爬出去。阿喵仔簡直不敢想像那味道有多臭，真虧王煦還敢進去拍照。
「只有我們班這樣嗎？」阿喵仔重新打給王煦。
「我們這棟大樓都遭殃了，因為離後山圍牆最近。」
阿喵仔說：「梅馨慧的班就在我們班隔壁。」
「就算不同棟，她的黨羽也會給她報信。」
阿喵仔說：「不知道這樣梅馨慧還敢不敢來學校。羅凜晶的怨靈都來抓交替了，她最好趕快轉學，出國也不錯。」王煦出乎意料沒有附和，只是又確認一次寒假會面的時間地點就掛電話。
阿喵仔還是看到梅馨惠來上學了，看到梅馨慧帶著梅黨的人，從早到晚都帶著，沒見她哪一節課自己出入教室。
學校從上到下都絞盡腦汁想解決這一連串的事件，雖然教官已經宣導過，也說要加強巡邏；可是隨著學生之間的交流，餓鬼變得愈來愈大、愈來愈兇猛。翻各班教室的惡作劇也不斷上演，就算門窗都鎖好，第二天學生打開教室還是看到一片狼藉，只能狼狽地收拾滿地沾著湯汁臭水的垃圾；受害的學生都很火大，恨不得揪出這傢伙好好修理一頓。尤其是梅馨慧，不知哪裡來的消息，找了幾個梅黨的就去堵王煦。可是眼尖的阿喵仔遠遠看到她的黨羽，就拎著王煦往學務處跑，在那裏混了一節課。梅馨慧還想再堵，都是鎩羽而歸。
「為什麼梅馨慧要盯妳？我不懂。」阿喵仔氣呼呼地埋怨。
「她把我跟她搞錯了；我會為朋友不顧一切，但不包括做蠢事。」王煦說。
阿喵仔和王煦人緣都不差，大概說明一下情況後，班上和王煦同路回家的人都陪著她一塊回去。梅馨慧想當然又碰上一鼻子灰，阿喵仔忍不住得意洋洋起來：「種什麼因得什麼果。死人都搞不定，還想整活人，這叫不自量力。」
放學的時候阿喵仔一出校門就寒毛直豎，本能多繞了幾條巷子想甩掉後頭的小蒼蠅，結果弄巧成拙，被梅馨慧和黨羽團團包圍。
一個同年級男的，戴眼鏡一臉斯斯文文。他往前兩步，突然一腳招呼過來，阿喵仔不甘示弱，踹他準兒子。那男的唉唷一聲，按住鼠蹊部跪倒在一邊。
阿喵仔說：「要講什麼就直接講。」
梅馨慧從一個學妹(阿喵仔認出是那個撞鬼的白內障)後面威風凜凜地站出來，走路有風，直到快撞上阿喵仔的鼻頭才停下來。阿喵仔看過幾本心理書，知道這種時候絕不能後退；否則就顯得弱勢，於是站定。
梅馨慧說：「妳跟王煦交情好像不錯？」講著尖尖的指甲伸出來，在阿喵仔眼角晃了一下。阿喵仔的耳朵突然一陣刺疼，惱怒血一樣紅通通地流了出來。「對啊，我們還一塊喝過茶呢。」喝有渣的梅子綠茶。
阿喵仔觀察著梅馨慧的臉色，她只皺一下眉頭，又若無其事地笑著說：「那很好啊！不過我問妳，妳覺得這次亂丟垃圾的元凶是誰？」
阿喵仔說：「聽人家講是學校鬧鬼。有餓鬼跑進學校裡來找東西吃。」
「唉唷，世界上哪裡有鬼？」梅馨慧銳利的笑聲這次差點刺穿阿喵仔耳膜，「告訴妳──是王煦！她認為我害死那個爛婊子，就裝神弄鬼想嚇我。可是為什麼她會被討厭？是她自找的！她平常那副恐怖的樣子，乾巴巴的就像餓鬼──」講到這裡，梅馨慧突然沒來由地微微戰慄：「成績好當小老師也罷，每次都催我們作業催得兇，作威作福囂張的很！」梅馨慧冷哼：「賤女人，她應得的！」
阿喵仔聽了心裡有點困惑，但她相信王煦的眼光不那麼差。
「王煦咧？她也是，都是班上前段的勾結成一氣。又自以為正義，搞得學校亂七八糟。」梅馨慧伸手，長長的指甲揪住阿喵仔衣領。「我現在告訴妳，到時候我會去舉報她；自己罩子放亮點。」
阿喵仔心一沉，精光腦隨即運轉起來。「我想問一件事。」
梅馨慧看看阿喵仔一臉無辜，不假思索答應。
「妳沒害死羅凜晶，那妳還怕她作什麼？」阿喵仔愈講愈激動，耳朵上的刮痕又汨汨流出血：「妳沒殺人，妳對得起自己，那妳為什麼要怕鬼？又是誰告訴妳那個就是羅凜晶？」
梅馨慧一臉呆滯，彷彿沒聽見似的。周圍那些女孩也一愣一楞。
「妳殺了人，妳才是惡鬼，妳比鬼還要卑鄙、無恥！」她推開梅馨慧，淚水在眼眶裡打轉，拚命向家跑。阿喵仔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王煦，因為在那之後又出了事。
彷彿要證明王煦清白似的，這次是國文科辦公室裡文藝獎的文本，整本被咬得亂七八糟；老師們看到殘存在紙上的齒痕，人的齒痕，全都傻眼。而王煦既沒有參加文藝獎，也不會去咬文本。
「這下梅黨的人吃鱉啦。」阿喵仔和王煦又可以去逛合作社了。
離期末考只剩一星期的時候，也就是結業式倒數一個禮拜，王煦和阿喵仔約好考前夜自習三天互相制約，不准滑手機也不能哈拉，就是讀書。當然還是一起去買晚餐吃。
結果晚上留下來的另有其人，阿喵仔陪著王煦去廁所時，終於還是被逮個正著。
「關我們什麼事？」被押往走廊另一頭的同時，阿喵仔問。王煦看一眼其他教室裡的學生，後者都若無其事地聊天，只是用眼角偷瞄她們。
「去捉鬼。」梅馨慧示意眾人前進：「現在妳們在我手上，要是今晚沒鬧出什麼事情，就代表捉到鬼了。」
阿喵仔和王煦交換一個眼神：這女生真是瘋了。
不過阿喵仔又擔心起來：萬一那個惡作劇的傢伙今天剛好拉肚子，還是心情好不作怪了，那她倆跳進黃河也洗不清；被一整群學生指控是元凶，影響力是奇大的、而且學校要是真的採信，那就是得記過。
何況這整系列事件影響了一棟大樓十來個班級，始作俑者必定大難臨頭。這究竟是有憑有據的指控，還是梅馨慧想要公報私仇？
不出所料，兩人被帶進梅馨慧的教室，幾個女生把她們拉到掃具櫃旁邊。
梅馨慧就坐在靠窗的一套桌椅，教室裡黑漆漆，只有外面的光照進來，而其他黨羽退了出去，臉貼在靠走廊的那邊窗戶。
阿喵仔看看王煦，看看門外，王煦用嘴型回答：她們應該不會動粗，先等等吧。
夜自習的時間到九點，阿喵仔看一下手表，才剛過七點。晚上挺冷，兩個女生沒帶外套，瑟縮在一塊。外面的嘍囉們拿出手機開始滑個沒完。
王煦比較體虛，身體冷加上上課疲勞，很快就打起瞌睡，最後竟然靠在阿喵仔肩膀上睡著了；阿喵仔怕自己一動讓她醒來，把王煦挪開讓她挨著櫃子。
梅馨慧一直坐在那裏望著窗外，好像在期待什麼。
阿喵仔實在沒事情做，也不想去找梅馨慧抬槓，開始數地板上的地磚有幾格。第一格是從後門數過來第一個方形；第二格往下，再第三格。每一格地磚都長得一樣，就像她還有王煦，那個發呆的梅馨慧，還有羅凜晶都一樣是人。可是教室中間的地磚常常被踩，而角落的就比較幸運；但這代表教室中間的地磚比較差嗎？先前九二一地震的時候，這學校一點都沒有損傷，只有角落的地磚獨挑扛起建築的責任嗎？
每塊地磚看起來都一樣，品質也都一樣；那人呢？
羅凜晶被丟進垃圾子車；王煦跟阿喵仔被梅馨慧抓來丟在漆黑的教室裡。一片寂靜中，阿喵仔只聽的到王煦沉沉的呼吸聲，還有自己的。
梅馨慧呢？
阿喵仔耳朵上的小疤其實還沒退，但確定她沒有聽到梅馨慧的聲息，於是她從掃具櫃後面探出頭想看看梅馨慧在搞什麼名堂──她看到梅馨慧坐在地上，她的臉被月亮照得一片白白。但她的胸口有一片圓圓的黑影，像一團乾涸的血跡，一直在擴散──阿喵仔立刻懵了，有東西在窗戶外面。她轉過去，和梅馨慧面對同一扇窗。
那個東西很瘦、駝著背，面孔背光看不清楚，看上去就只是黑黑的一團；阿喵仔離窗戶有點距離，從她的角度看，那東西蜷著身體蹲在窗臺上，嘴巴一開一合，好像在說些什麼，又像是在喃喃自語。梅馨慧的臉是呆滯的，就像堵阿喵仔那天，阿喵仔罵她時的表情。
牠嘴巴突然不動了，一隻乾癟癟的手伸出來，伸向梅馨慧，彷彿只等她伸手回握。梅馨慧也不動，那東西突然身體一縮，做出個青蛙起跳的姿勢，似乎要進來教室裡面。阿喵仔心臟都要停了，顧不得王煦、顧不得梅馨慧給她抓的傷口還在、顧不得面前那東西是不是羅凜晶，就抄支掃把奔過去，一邊揮舞一邊出聲大喊：「出去！你出去，這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！」
「不要說了！」在她身後的梅馨慧突然喊道。外面則傳來一陣陣呼喚聲，有叫梅馨慧的，也有叫王煦跟阿喵仔的。
那團黑影還是不動，阿喵仔不敢再靠近，但她還是齜牙咧嘴地威嚇著：「我知道你是什麼，你是餓鬼，你這卑鄙、無恥的東西，滾出去！」
「不──要──說──了！」
梅馨慧扯著頭髮，尖聲大哭起來。除了她尖銳的哭聲以外，阿喵仔聽到角落王煦移動的聲音，還有走廊另一邊教官問著「在哪裡？」
這時候那東西動了，只見牠身體又是一縮，阿喵仔知道這種時候絕不能後退，連忙拿著掃把往前再踏一步。但那東西身體往後一仰，馬上消失無蹤；牠跳出去的瞬間，阿喵仔傻傻地望著窗外。
除了梅馨慧尖銳的哭聲，教官開門的聲音，衝進來的梅黨人和王煦她們班同學，她還聽到一種奇怪的喜悅笑聲，很尖很尖，跟梅馨慧告訴她世界上沒有鬼時，發出的笑聲一模一樣。
同學們帶來兩件制服外套給王煦和阿喵仔。她們被拉走之後，其他學生等了一小時還沒看到人，就去通知教官。王煦只知道自己被帶進教室，梅馨慧還是一直啜泣，抽抽噎噎地說著「不要再講了」；被抓那部分阿喵仔的說法和王煦一致，但是當教官問她梅馨慧為什麼變成那樣時，她說：「我們看到鬼了──牠有尾巴，其實是隻猴子。梅馨慧只是被嚇壞了。」
果不其然，過幾天工友阿伯在一年級教室裡發現隻正在翻垃圾的猴子；大家心裡都高興，事情終於得到了合理的解釋。於是在事情差不多平息之後，大家對這隻鬼的好奇心也差不多平息了，猴子由校方託付給動保團體，終於圓滿落幕。
王煦和阿喵仔期末考的表現並未因此受影響，梅馨慧則是一直都心神不寧，連她們兩個都去勸過，梅馨慧還是那副神經兮兮的樣子，只要誰提到怪力亂神的事情，她就會尖著嗓子喊「不要再說了！」。
終於在寒假王煦約見阿喵仔那一天，阿喵仔告訴王煦梅家人要給梅馨慧轉學。「她好像還是認為有鬼。」王煦聽了這麼說。
「的確有鬼；是她心裡爬出來的鬼。」阿喵仔淡淡地回道。
「那之前她的嘍囉就沒講錯了，的確是餓鬼。」王煦不明所以，調侃地笑：「怎麼臉色這麼臭？今天有新朋友要來欸。」
阿喵仔想告訴她那個鬼說了什麼，可是她又想到自己是怎麼跟教官交代的。所以她乾笑兩聲，看看咖啡廳天藍裝潢外頭的玻璃窗，路上車水馬龍。「我說過，看到大美女我心情就不好……」
有一個人影飄過她身邊。隔著一道玻璃窗，從街道上輕輕地飄過去，門輕輕地吱呀一聲開了，冰雪一樣叮叮噹噹的風鈴聲伴著溫暖的陽光灑了進來。
阿喵仔的眼睛幾乎要從眼眶裡滴溜溜滾出來。店門口站著一個女孩子，很難形容她是溫婉還是疲憊，眼神裡養著一尾無聲游動的金魚。她的頭髮細細、綿綿的……三千煩惱絲……深深的黑，她連衣服都穿成暗色調，就像在緬懷自己的誰，或者在追悼她自己。
可是她看到王煦的時候在笑。就像父親回家看到兒子，把離職通知藏在身後，露出的那種溫柔笑容。
王煦說：「嗨！羅凜晶，過的還好嗎？」
羅凜晶說：「被社工找到了，就不能怎樣啦。」
[bookmark: _GoBack]阿喵仔張著嘴巴聽她倆寒暄了一段，聽的眼珠又差點掉出來。
直到王煦把雪花紙膠帶送到羅凜晶手上，羅凜晶才發問：「話說回來，就是這位邀我來喝梅子綠茶的？」阿喵仔一楞才發現羅凜晶手勢比著她。
「欸，對，算是。」阿喵仔自己開的梗，哪裡會不知道羅凜晶的涵義。
「那我就點一杯吧。」羅凜晶竟然真的拿起菜單開始找：「好久沒喝到了。」
「嗯哼，那我來講一個很可怕的故事！」阿喵仔擠眉弄眼，耍起寶來：「我們有個學妹午休倒垃圾時，說她撞鬼了！噫，這下子好了，倒垃圾倒中陰陽眼了！」王煦被她逗笑，上氣不接下氣。
「鬼？」羅凜晶突然說：「是在垃圾子車裡吃垃圾的餓鬼嗎？」
阿喵仔愣了一下，好像有點驚訝。然後她舒了一口氣，笑著說：「對啊。」
羅凜晶的聲音很平靜，就像阿喵仔面前那杯焦糖瑪琪朵裡面的冰塊。不論碰到甜的、苦的，都會被她沖淡。阿喵仔好像也被這種聲音影響，心裡不再那麼害怕那黑黑的東西了。
「那個學妹說，那天她去倒垃圾，突然看到其中一個垃圾子車的蓋子開著。她想說誰這麼兩光，就想去把它蓋起來。結果手一碰到邊邊，就有一隻黑色的東西跳出來，滿嘴都是垃圾；看見她時對她大叫一聲『妳是鬼！』，然後那個東西就『乒匡』一聲，縮著身子從垃圾子車上跳出圍牆，一路跑進樹林裡面了。」
「然後呢？」羅凜晶聽的津津有味。
「還會怎麼樣？當然是梅馨慧……」
三個女孩七嘴八舌地聊開，回味起這叱吒一時的校園怪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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